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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隨著親愛精誠的進餐廳口號，阿兵哥們一路路從烈日

曝曬下流著滿頭大汗走進餐廳，他們小聲的交談，大家所談

的焦點無非是一件事，下周是「823和平紀念日」，連長兒子

娶媳婦在山上開席宴請營內同袍長官，幾乎營上的全部人都

收到那張鮮艷染著金紅金紅的大喜帖，上面還畫著一隻可愛

的長睫毛狗叼著吉祥話。 

有小道消息指出，連長的兒子開了一家飲料店，在中南部小

有名氣，之前大家在餐廳看電視時還看到新聞媒體正採訪那

家飲料店。連長的兒子長得很像柯有綸，留著一頭狂放不拘

的長髮，結實的手臂像酒保一樣帥氣手搖茶壺；這次娶的女

方也不遑多讓，在國外學的是藝術，中英文夾雜的在鏡頭旁

穿插介紹，每當抬頭露出清秀的臉蛋，所有在吃飯飢渴的上

百名役男都發出「吼」的怪聲。 

「安靜，安靜。」值星長官站出來管秩序，只有連長故意嚴

肅閉眼，內心卻像今天的素炒四色豆干丁，砰砰噹噹，滿肚

子傲氣奔騰。 

連上官兵弟兄臉上也充滿幸福喜氣，因為自從上個雞歪連長



遭天譴出車禍摔斷腿退伍後，指揮部終於萬眾矚目空降了一

個佛心連長。現任連長平常待人和善，處事圓融，從小兵當

到軍官的一路扎實訓練，讓他很快清理連上積習已久的敗壞

風氣，強化營區外的軍民合作關係，將營區內官兵擁成一條

堅硬無比的鋼繩。 

這樣一位優秀的國軍軍官，應當無人與他有仇；然而在營區

外隔一條街，幾乎是連長一打開窗戶就看得到的「823砲戰

軍人治喪協會」高會長卻沒收到喜帖。 

本來營區和協會關係該是如膠似漆，但連長和現任高會長二

人卻是極為彆扭。早年砲戰開打時，治喪協會應運而生，然

而自從 1978年最後一次砲擊結束後，高老會長開始疏離大

眾，先是每逢紀念日婉拒，再來是絕少出門，只剩偶爾參加

幾次社區巡邏隊；其實高老會長本是一名極為嚴肅寡言的退

伍榮民，早年政府遷臺前他抗日有功，最有名的莫過於在福

建沿海靠一支漢陽八八步槍擊潰日僞扶植的上千名武裝盜

寇，在砲戰前夕，他轉任缺口最大的醫務室，曾創下肚腹中

彈忍痛搶救三名長官的英勇事蹟，因此被推舉出來擔任治喪

協會會長；可能也是早年沾血無數，高老會長終究逃不過厄

運。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人們都香甜沉入夢中，高老會長



手持警棍在社區內巡邏，突然他聽到一聲「救命啊」喊了二

次之後就傳出一聲喉頭被壓住的悶聲，高老會長迅速尋找掩

蔽物，左欺敵右欺敵一二一二的欺身向前，當他看到二名染

金髮的外地少年正調戲一名少女時，他二話不說一棒敲下

去。高老會長的屍體是被凌晨慢跑的早餐店莊老闆發現的，

左肩一個彈孔滲著黑血，高老會長甚至還能喘氣求救，但送

到醫院仍不幸過世。 

爸不幸罹難，媽很早過世的高天翼曾一度孤身短暫加入國

軍，但他的懦弱性格和長期支援報喪同袍的任務很快使他的

名字被厭惡，過不久申請退出。退出國軍的高天翼曾有一段

時間找不到工作，嚐盡人情冷暖，但說也奇怪在加入禮儀師

工作後，原本懦弱到拿步槍都會手抖的高天翼，突然變成一

名抬頭挺胸，勇敢勤勞的男人，高天翼跟著外頭老闆向內學

會了臨終服務、服務倫理等，向外則是初終與入殮到搭鷹架

罐頭塔擺放方位等一切中西方習俗，他甚至翻找過去 823砲

戰軍人治喪協會留下的老電話簿，協助遺族家屬走出傷痛。 

高天翼開始小有存款，同時從父親的協會那裡繼承了一些有

關軍人喪禮的特殊知識，如覆蓋靈柩之國旗規格以第七號為

原則，青天白日部分，應蓋於靈柩右前方。高天翼的喪禮事



業一度辦得有聲有色；雖然親人過世乃不可免，只是當大家

看到那些外地來的人專車懇求高師傅時仍下意識避開視線。 

社區的人們也紛紛交代孩子除非緊急時刻，萬萬別從高家那

塊「823砲戰軍人治喪協會暨民間殯葬服務公司」牌子下走

過，以免被煞到，晚上更是嚴防，久了，高家人與鄰里間開

始有一條看不見的隔閡，特別是高天翼長年工作累積下來的

嚴肅口氣和壯碩身型，使他在鄉民的眼中難以親近甚至有點

高傲過人。 

人們都稱高天翼為高上將，這是因為平常無事時，他都身穿

一身筆挺高彷軍服的警衛服，肩授六顆閃亮亮的星星，走到

哪裡那六顆金黃星星常因為在陽光下太過刺眼把路人戳得

東倒西歪。國軍最高軍階只掛到四星上將，有人分析這是高

上將想洗刷年輕時的恥辱，而這種特立獨行的穿著也迅速成

為高家喪禮的標誌，至於為何沒有人阻止很簡單：當高上將

穿起這身戎裝在喪禮前一吼「敬禮」，舉手投足乃至壯碩如

山的身形彷彿真的哪位上將親臨現場。 

早在三年前，高上將便在營內與現任連長發生衝突，他一拳

捶向木桌的氣勢彷彿真的上將在教訓下屬「三小東西！以前

連上同仁出事還不都我們幫忙處理，幹你娘！」 



原來在更遠以前，高家人便和營區產生某種默契，只要營區

內有同袍不幸罹難，大多都會尋找高家安頓往生者後事，但

最近幾年臺灣的葬禮業一窩蜂熱潮，從職校到科大一條龍訓

練讓競爭更加激烈，恰巧連長對連內封閉作風頗感不滿，二

方一拍即合，連長於是在沒有通知高上將情況下令展開招標

作業；高上將這家老字號公司說穿了就像夕陽下的傳統產

業，當大都市的殯葬業開始流行凱迪拉克時，高上將仍然堅

持國產汽車；當大都市的殯葬業僱用打扮整齊穿西裝鱷魚牌

亮皮鞋時，我們的高上將卻在一例一休中找不到鷹架工人，

最後湊合了好幾個東南亞移工上陣。 

對於這種懸差，高上將早吞了好幾年悶氣「誠意啦……喪禮

最重要是看誠意，買西裝也行啊，又不是沒錢。」扣掉利潤

被腐蝕不說，其實高上將最不滿的是這位新任連長連人情世

故也不看一下，好歹自己的父輩也是為國為軍出血出力啊；

但連長聳聳肩說：「高先生，不是我不讓你投標，投標條文

清楚註明，只有向政府合法登記的公司才能投標……」 

原來高上將為了躲避稅收等麻煩問題，招牌雖然高高掛了好

幾年，但私底下其實是間沒有登記的公司，能躲過政府稅收

好多年全憑他的父輩在鄰里間的巨大聲望，高老會長甚至是



一些議員立委的救命恩人；但這點採到了連長的死穴，什麼

他媽的軍民合作，他一向討厭不守紀律的人。 

高上將一時氣不過，手指連長的鼻子罵：「米蟲，國家養的

都是一群垃圾。」 

自此二人見面彷彿透明人，雙方白眼各自一翻。 

連長想要搞個「紀念 823砲戰官兵」通訊錄，治喪協會雙手

一攤說資料遺失。 

高上將主持的禮儀隊經過營區圍牆，連長就站在司令台上喝

令全體阿兵哥刺槍術退後十三步報數快跑。 

 

 

 

 

 

連長事後才知道婚嫁真不簡單。 

女方喝過洋墨水，基於尊重小倆口和連長怕自己落入軍人一

板一眼的街頭巷語，原本的中式婚禮被他默默改掉，訂金全

泡湯不說，沒想到小倆口實際去看禮品婚紗攝影發現不滿

意，硬是挑了伊斯蘭摩洛哥風格婚紗，新娘更是趴在兒子肩



上撒嬌說：「老公，婚禮只有一次嘛。」胸前的兩坨白皙乳

球壓得連長額頭青筋直跳，於是原本哈腰向廠商道歉的連長

只好再次黑著臉請廠商修改訂單，光想到他每次對底下官兵

弟兄義正嚴詞：「給你福利當福氣，給你方便當隨便，給你

輕鬆當放鬆，給你臉你不要臉。」和廠商員工翻白眼，連長

的拳頭死死捏緊了。 

不說還好，一說連長就想到初次洽詢時，他的軍團名片就被

年輕經理極為輕視的往口袋一塞，連長差點暴怒命令他單兵

戰鬥訓練，但看在兒子千交代萬交代指定這一家知名大公

司，連長壓住氣假裝沒看到。 

「我們這群義務役的最討厭你們這群志願役。」年輕經理整

了整連長半年薪水才買得起的進口手工西裝。 

媽的！當月亮高高升起時，連長拖著滿身疲憊走出巷口，他

不曉得為何現在年輕人看見他都像看見肥滋滋的蟑螂，連長

愈想愈氣，當軍人錯了嗎？月領五六萬每天被狗幹每天留守

每天被旅部營部長官電壓力有少過？為什麼娶個媳婦倒像

經歷了場街頭批判大會？ 

還有一事讓連長憂心忡忡，那就是兒子創業五年，月薪扣掉

成本大概淨賺三萬，這看在月領五六萬多的連長自然是連牙



縫都塞不滿，兒子到這種年紀還常開口跟他要錢，說起來連

長也有點不是滋味；幾番希望三流科技大學學歷的兒子簽下

去，兒子白眼一翻竟對他說：「怪我囉？」還記得那時軍中

班長努力招募台下阿兵哥的口頭禪嗎？最好的選擇就是「不

要簽下去」。 

只是比起未來的麻煩，連長才知道現在只是小菜一碟。 

 

 

 

 

 

一直到婚宴當天，連長穿筆挺的西裝由婚禮公司駛入愈來愈

高山區，當他看到婚禮布置現場時差點暈倒。 

他一直以為女方學習藝術應該是在高山教堂辦得浪漫簡

單，如果沒有浪漫簡單好歹也辦得大方俐落……說起這些幻

想，其實也是連長的虛榮心作祟，上百萬的砸錢他發誓一定

要讓營內軍官們瞧瞧他對寶貝子女的愛。 

但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女方的作祟兒子軟弱的配合下，婚

禮現場竟搞得如同新兵入伍開訓典禮：一幅應該鑲在國旗中



的國父照片被換成新郎新娘照，左聯掛「外表嚴肅，內心輕

鬆」，右聯掛「腰是男人第二生命，投彈時記得轉腰」，上聯

書「置板凳 上一動」……連長一看差點氣胸，旅部長官全

勉強掛起笑臉皮笑肉不笑，但其他在場的女方眾多客人，傳

說都是美國華裔藝術精英二代全讚不絕口，他們甩著一頭長

髮穿浮誇粉紅色頑皮豹西裝，向入口一群拘謹的中年軍人

喊： 

「臺灣人辦婚禮都這麼 POWER，我代表美國僑界感到溫馨。」

一名打鼻環，西裝背後背一五人寬的蝴蝶翅的浮誇藝術家

說。 

「用二戰遺留下的武器象徵死亡襯托婚禮生的重要，這種藝

術氛圍真是 delicious！」臉上抹著迷彩的阿豆仔手持陸軍

裝備的假 M1911，他完全不像證婚人，倒像一名菜逼八玩轉

著手上老骨董。 

如果不是旅長緊急拉住連長，連長早衝上去狠狠打兒子一巴

掌，這時不知從哪裡跑出許多記者，他們閃著銀光舉著大型

攝影錄音器圍繞連長訪問，並同時狂下新聞標題「新婚玩花

樣！藝起接受祝福」、「藝術家見證求婚，那對也在內……」、

「臺男啪啪啪一夜把上華裔正妹，連長忙撇清……」 



連長根本無法認同這場婚禮，他不幸智能障礙的姊姊在一邊

問他：「誰當兵啦？誰當兵啦？好棒棒。」連長面色猙獰的

不開口，姊姊的病情愈來愈嚴重，他不想在現在快爆發狀況

下解釋這種鳥樣。 

會場開始華麗的舞動，從舞池最裡面推出一輛手推車，上面

躺著一名身上擺著無數生鮮佳餚的藝術家少女，藝術家們不

忌諱的夾了滿碗的鮪魚壽司，搞笑的是藝術家少女完全不像

日本女體盛的安靜人型，有時還會突然坐起大笑嚷著喝清酒

划拳，有時則是跳下車跟新郎喝交杯酒……所有人都玩瘋

了，只有一群軍人枯萎坐在角落，最後還是連長賠罪叫了二

十多個便當。 

好不容易打鬧到半夜，營長由朋友載慢慢駛入營區，當他看

到熟悉的漆黑一片鐵絲網圍牆和打在大燈白牆上血紅的「親

愛精誠」四字時，連長的心結才漸漸放下來；或許是當職業

軍人太久了，是啊，再怎麼說兒子娶媳婦是大事，年輕人的

新思想就讓他們放手去幹吧！ 

戰車引擎的聲音劃過夜空，那是弟兄們犧牲假期正努力的夜

間戰鬥訓練，忽然間連長想起年輕時徬徨的自己，背著黃埔

包第一次進入營區既恐懼又期待什麼的心情。他朝車窗外吐



出一整天憋住的濁氣，耳中環繞的竟是今天婚禮喇叭高音放

的「庾澄慶—報告班長」。 

 

 

 

 

 

接到姊姊的噩耗時，連長正在營區內指揮士官。 

看護說星期一二姊姊的心神狀況都還不錯，洗澡時還能聽到

沙啞的兒歌從浴室傳出，但經過那場奇葩式的婚禮後，姊姊

像中了刀劍煞，回到家常喊頭痛，做夢常夢到一名軍人用槍

托托擊後腦勺，沒多久突然暈倒送入醫院，X光下姊姊日益

光禿的腦袋裡寄生一顆大瘤，幾乎是一個禮拜超速增長就連

院長也無法解釋，沒多久心跳就停止了。 

婚禮上的一對新人被親人輿論幹到崩潰，連長認為姊姊的心

理狀況實際只有六歲，六歲的孩子按當地習俗是不能進武神

廟或出入營區不然會中刀劍煞；新郎的洞房才剛結束幾天，

新郎就被老爸的奪命連環叩叩回家瞻仰姊姊最後遺容，但兒

子顯然被那狐狸精迷住，他憤怒退出家庭群組並且認為老婆



說的對：姑媽的過世跟老爸你長期漠視有關，否則怎麼瘤長

那麼大都不知道，至於自己不過是衰小撞到末期壞細胞吃光

姑媽腦髓而已。 

「我如果真的在家照顧你姑媽，你還吃什麼？你有錢開飲料

店辦那狗屎世紀婚禮嗎？」 

「好，全國軍就你最偉大，就你最聰明其他人都笨蛋，那我

也告訴你，你不懂得尊重我，我也不需要尊重你。」 

氣得連長一拳重敲在木桌上「叫你背後那個臭屄滾出來！」

隔壁的連輔導長嚇得屁股坐木椅三分之一。 

姊姊長期服藥，活到這歲數其實算值得，但連長在意的莫過

於一個家庭接二連三有二位親人使他難過，一夜之間不禁白

了頭髮。 

許多同袍也真心替連長解憂，紛紛主動扛起營區內重要的

「紀念 823和平紀念日」活動籌備。連長的父親也是名國軍，

由於在 823砲戰時前線表現優秀，因此連長的父親在軍中受

到上下禮遇。許多參戰的國軍官兵仍記得，砲戰初期死的是

通訊官、傳令官最多，各營區的連繫中斷，因此時常給靠一

名英勇的傳令官在烈焰漫天中傳遞訊息，而他們更不知道眼

前這位傳令官最後會高升上校。 



上校去世後，連長的母親鼓勵兒子保家衛國參與軍旅，不靠

父親遺留的人脈，從打雜最累的小阿兵哥開始幹起；由於上

校奉獻良多，過世後還被追贈少將，連長的可歌可泣身世才

被服務的營區察覺；但隨著母親年事已高，加上照顧姊姊的

壓力，失智症像會傳染似的跑入母親枯萎的身體內。幾年前

營區開放，砲戰老兵帶了一個大蛋糕和一家大小來探望母

親，母親卻一口也不吃迫使場面極為尷尬；這件事讓連長體

會到，母親的靈魂已難敵失智症引起的被害妄想症了。 

可以說，母親在連長孝心一片中是多麼重要。老母親在過世

前幾年，許多事情早記不得，但對過去的事卻印象深刻甚至

沉溺其中，因此，在死亡降臨最後清醒的幾小時，母親握住

連長的手心說：「我的喪禮隨你們辦，我知道你們早跟大公

司簽約，我不怪你們。但你姊姊未來的後事，一定要給高家

人做，他父親跟你父親彼此也打過照面，你要聽高家人的

話。」 

說完，仰頭離開人世，留下悲憾的連長嚎啕大哭。 

從母親最後的遺言，連長讀出母親十分看重「後事的處理」，

但他跟高天翼扯破臉是大家知道的事，一想到未來，他要在

那張鳥臉前開口他就不爽。現在姊姊的靈車正在前面奔馳，



事實上當姊姊一過世，不知為何殯葬業的業務已經撐起黑雨

傘在醫院外等待，從中英文交錯講解到國軍喪假申請表格一

律幫忙拿好，當員工將一本精裝的心經塞入連長悲憾的鐵拳

中然後以一種不卑不賤口氣說：「請節哀……」連長差點抱

住眼前這名留油頭的小伙子大喊：「媽，兒子不孝，媽，兒

子忤逆。」 

一排凱迪拉克黑油油停滿姊姊喪禮的會場，連長一看到這場

面，還以為是某個首長過世一樣，哀傷中竟有一絲喜悅湧上

心頭，年輕人一邊幫忙他提公文包，一邊哈腰跟他解說：「由

於您簽訂的是本公司最高級服務，特此跟您報告流程……」

一下子解說鮮花牆全是歐洲進口，一下感嘆連長的姊姊命運

多舛，好在有您這位盡職的哥哥撐住一家，這全靠您工作的

國軍單位訓練您的鋼鐵雄心和您自己的毅力啊…… 

 

 

 

 

 

認真說，看到大公司服務姊姊的態度，連長一度想幫自己也



簽下去，但在營區睡一覺後，隔天他請假視察布置，不知怎

麼搞的，怎麼樣都覺得哪裡怪怪的。 

那就像他還是菜逼八被送到新訓中心聽到長官的奇怪語

法：「爾後你各位再給我不長眼呀」、「精進本職學能」、「神

仙、老虎、狗」、「請各位抓好前置量」、「壁雕」、「3分鐘戰

鬥澡，稍息後剩 1分鐘」、「打飯打水打草」；他其實偷偷上

網看過高上將幫人走的流程，真是俗氣，連他都覺得應該關

閉粉絲專頁才對：先是明顯忘了澆水，在日光燈曝曬下泛黃

斑的垂頭喪氣白花，眨眼細看，原來那些黃斑不只出現在花

瓣上，喪服、白椅、花圈、花籃、絲帶、招魂幡等全罩在一

層像油垢一樣泛黃的陰影，除了價格很親民，連長只想一腳

踹開。 

但他仍感覺到遺照裡姊姊的怒氣。 

之後的日子，連長彷彿感覺到姊姊的怒氣發洩中，先是靈堂

突然停電，十幾輛凱迪拉克全發不動，好不容易委曲求全弄

來一輛賓士，結果賓士在國道發生重大車禍，駕駛重傷車全

毀，最後師傅自己搭公車過來；本以為法力強大的師傅入場

一切安穩，沒想到昨晚好好的師傅今天卻喉嚨整個啞掉。然

後姊姊原本蓋好的雙眼突然睜開，工作人員趕忙解釋是水氣



和地心引力，但連長內心和在場人員全都嚇得像營區槍機短

少一樣。 

正當大家嚇得不知所措時，高上將威武的身影突然出現在靈

堂：「吼，都沒在教是不！機會教育！」 

 

 

 

一進場，高上將就命令把高級水果供品撤掉。 

「你們這些土公司哪知道什麼禮儀！」經理從布簾後面跳

出，連長是他好不容易抓到一條肥魚，關於向政府申請的五

花八門的喪葬經費什麼的，他全寫得極為浮誇，當然連長本

人是不知道的。 

「你放這些東西給一位心智只有六歲的大孩子有啥屁用？」

高上將指供品台問。 

「沒差吧，人都往生了。」連長雖然一直覺得那裡怪怪的，

但看見擺放整齊的鮮花素果要扔掉仍一陣猶豫。 

「你老爸昨天托夢給我，說你妹不吃什麼美國蘋果雪梨那

些，現在又飢又渴。你老爸屬龍子時生是不？你姊屬馬寅時

生是不？」 



連長咻地站起來，驚訝看著全部說對的高上將，還沒反應過

來時，高上將的工人已經手腳例落拆卸供台上的水果禮盒，

他們戴白手套先閉眼呢喃禱告，換上孩子愛吃的麥芽糖、義

美小泡芙、七七乳加。接著走向冷凍櫃打開，這時經理又跳

出來：「住手！連長授權我們包辦喪禮一切，你們住手！」 

但連長先跳出來阻擋：「讓他們試試。」 

姊姊睜開混濁的雙眼在工人輕柔的撫摸下，慢慢閉起。 

她的嘴角，因為溫度升高水氣扯動的關係，微微如笑的勾起

嘴角。 

高上將向冷凍櫃敬了一個禮，用他威武的嗓音喊：「好！」

好字拉長拖了約五秒，四名工人已經整齊收攏站在高上將結

實的背後。 

沒有人敢再說一句話。 

了解到再也沒立場的大公司經理知道生意是幹不下去了，帶

著下屬一齊向連長鞠躬：「真是抱歉，我們學殯葬那麼多年

竟仍發生如此重大疏忽，這次我代表公司總部表達深深歉

意，同時本次服務不收費。」說完抬頭「但能不能留下我們

的人免費幫高師傅作些事呢？」 

「不用！」連長跟高上將一齊同聲答。 



 

 

 

 

 

吵鬧的蟬聲劃過炎熱的夏天，終於連長的兒子通知了父親，

在斷絕父子聯繫的時間內，兒子竟大展鴻圖的在北部開了三

家分店，且熬過了最初的虧損；當他帶著老婆南下跟父親謝

罪時，也順便幫父親訂了一家餐廳。 

「高先生，我其實也無意為難你啊，是說法律真的這樣寫，

如有得罪您，我自罰三杯。」連長連續喝下三杯酒。 

高上將壓住自己脾氣說：「啊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我哪放心

上，是說你也知道的，我們高家就是一個懶，添購西裝租凱

迪拉克對我來說都太虛假啦，聽我爸說，以前砲戰死那麼多

人，也沒搞什麼噱頭，大家一手一朵白花，隔年公祭沒發通

知大家竟然全默契坐船到金門，一個也不少，再隔年，再隔

年隔年都相同……一直到有人老了有家室才慢慢減少。」 

連長趕忙接話：「是啊，誠意最重要，哪像現在孩子都不懂

孝道。」白了旁邊兒子一眼說：「喂，你做飲料的應該知道



怎麼擴展版圖吧？還不快為高伯伯獻計獻策？」 

「不用啦，反正我這輩子幹完就收攤。」高上將的兒子如今

大學畢業，預備考軍官學校，他還想利用軍校資源考許多證

照，說這樣退休後自己還能接軌社會……對於自己兒子不想

接殯葬業，高上將倒也沒多說什麼。 

「高先生啊，可是我真搞不懂，為何我母親臨終前指定你

呢？從她的話來判斷，您父親和我父親都投入過 823砲戰前

線，但感覺並不是太熟的人，這話怎麼說？」喝到酒酣耳熱，

連長所幸把腦中疑問一次拋出。 

高上將的唇沾著杯緣說：「您母親指定我高家，想必是知道

我們彼此父輩都是善良的人吧，以前在金門時，所有前線作

戰的軍人都知道二個人，一個是我醫務兵父親，另一個則是

你父親擔任的傳令官，時常是你父親跌跌撞撞撞進醫務所，

把公文交在我父親手上，然後又跌跌撞撞衝出去，連一口水

也不喝。他們二人就這樣沉默但彼此熟悉的在那座島『認識』

了好幾年，內心都只有一個執著『毋忘在莒」。也許你母親

指定我的原因，就是希望有個熟悉一點的人陪她吧？」 

連長幾乎都忘了，自己能迅速在軍界重用，除了自己的努

力，還有父親遺留下的影響。他似乎想起父親去世那天，高



老會長率全體「823砲戰軍人治喪協會」會友前來瞻仰，場

面盛大，國軍同袍慷慨解囊留給年幼的他很深印象；於是一

名高大黑披風的男人從記憶泥流中站出，手持國旗在父親三

炷香上繞三圈，之後默默地流下一滴淚…… 

二名父輩在金門前線時就不曾講過話，但全島的人都知道那

是出於戰鬥任務的需求，若沒有神出鬼沒不怕死的傳令官，

全島的營區都將陷入指揮混亂；沒有勤勞吃苦的醫務兵，流

行疾病將在砲擊時就先讓死傷擴大一倍；有多少傷患是傳令

官在遞送文件時「順手」扛入醫務所，又有多少文件是醫務

兵「順手」扛著跑向指揮部。 

也許是彼此互助但又彼此謙讓吧？連長和高上將一談起那

場發生在臺海的戰役，就感覺到現今的和平十足重要。 

 

 

 

 

 

一年後，高上將結婚了，宴席開得很浮誇，幾乎把全里的里

民來回請個三次，但連長其實也無暇細數，因為自己即將高



升；不曉得為什麼，只要有這個高上將存在，好像許多事都

否極泰來，福運亨通；自此連長幾乎每周都跟高上將喝茶討

教紫微斗數、茅山符咒術、密玄茅鳳占卜術、六爻文王卦、

塔羅牌，高上將當然知道連長的心機，總在喝完上等茗茶後

開始講玄學，講完玄學換講形上學，弄得連長想到算命就起

雞皮疙瘩。 

倒是高上將那套詭異很久的招牌上將服被老婆沒收，現在的

高上將西裝筆挺，皮鞋油亮，宛如南部某一中小企業老闆，

在拿到營業許可後他俐落穿梭營區和公司，並和那些投標公

司達成某種默契，單數年他賺，雙數年他們賺，其實都市來

的企業都很明理，就像談判時連長講的「削價競爭絕對削不

過地頭蛇，還不如大家各讓一步。」 

營區內，早晨的軍民合作會議已經散會，連長背著雙手漫步

在訓練場，嘴中輕哼黃埔軍魂，他突然領悟每天唱的歌詞中

「文武合一，薪火相傳，為國為民盡忠」的真正涵意，是啊，

軍民合作不一直都是黃埔「輝煌的歷史，光榮的傳統」嗎。 

他看見太陽在藍天光彩耀目。 


